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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儒学“保守”的人总是抓住《论语·述
而》这样一段话：“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窃比于我老彭”，来断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信
而好古”，只会传承，不会创新。这对后世正确
评价孔子儒家的革新精神造成了严重的误导。
其实孔子这句话纯粹属于“伟大的谦虚”。就如
同一些德高望重的硕儒方家经常挂在嘴边上
的“敝人有何德何能”一样自谦罢了。孟子以降
的文人，都公认孔子为圣人、至圣，而孔子本人
却一直强调“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后世对
孔子“述而不作”的误读却令人瞠目：“谓只阐
述别人成绩，自己无所创新。”（《辞海》）“阐述
别人的成就，而自己没有新的见解。”（《新华成
语词典》）

事实上，一种文化的发展，既需要传承，又
需要创新，二者缺一不可。对文化发展“保守”
与“革新”的关系问题的正确回应，实乃孔子对
中华文化的一大思想贡献。春秋末年，当面临

“古今之变”、重建“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时，
孔子应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礼“作”仁，
一方面继承礼；一方面创新仁，亦“传统”亦“现
代”，由此礼乐得以存、仁学得以立、儒学也得
以开。

孔子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揭示了文化发
展“保守”与“革新”的基本张力，即文化的发展
应该有“保守”，也有“革新”。有“革新”无“保
守”的文化是无底蕴的浮萍文化；而有“保守”
无“革新”的文化则是无生气的原教旨文化。中
国文化久而不老，它包容开放、与时偕行、与日
俱进，不断注入新元素、新内容，故能成其大；
它“出新”而不废“推陈”，一以贯之的精神始终
承传，故能成其久。

如果说是儒家述而有作、返本开新的文化
品格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延绵不辍，
那是因为这种文化品格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
的普遍规律：文化之保守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
双重张力，两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汇融而推
动文化前行。文化保守就是文化之民族性继
承；文化创新则是文化之时代性转换，文化之
民族性继承必以“时代性”为指引；文化之时代
性转换必以“民族性”为依托。恩格斯所谓“它

（学说或思想）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
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对中华文化创新的功劳诚如柳诒征
先生所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前2500年赖孔子
总结、发扬；后2500年受孔子思想的深刻影响。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
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
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
化史》）汉代以后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思想、社会
发展的基本框架，奠基于春秋时代的孔子，儒
家高瞻远瞩的未来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

孔子的文化革新思想可以从《春秋》和《易
传》这两部代表作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曲阜息
陬村迄今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 孔子作
春秋处。那是历史上孔子著作春秋的地方。“世
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就
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
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之义
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司马迁《史记·孔
子世家》）

汉代以后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主要
原因在于诸子百家中惟有儒家更好地处理了
文化“保守”（传承）与“革新”的关系（而像战国
时期曾与儒家平分天下的墨家思想终于式微，
主要原因在此），从而满足了古代中国“文化认
同”的需要。对文化发展“保守”与“革新”的关
系问题的正确回应，实乃孔子对中华文化的一
大思想贡献。这对后代人正确认识文化传统与
当代的关系，具有醍醐灌顶的启迪：人们常说

“守正出奇”，守正就是守住传统文化的精华部
分，不走入歧途邪路；出奇就是根据新的时代
条件有所创新，不囿于泥古僵化。从社会发展
道路来说，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
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适合时代特色的中
国人自己的道路。从文化发展方向来说，就是
既牢牢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又始终着眼于传
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换
和创新性发展。

（本文根据傅永聚大众讲坛发言实录整
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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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初，一首名为《张士超你到
底把我家钥匙放到哪里了》的歌横空出
世。这首歌在网络大热，改变了许多人
对合唱的刻板印象，也让其词曲作者、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青年指挥家金承
志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一时间，“戏谑”
成为金承志身上的标签，不过在今年刚
刚结束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金承志一
改人们之前的印象，推出了组曲《白马
村游记》，这首作品风雅十足，用音乐勾
勒出一个乌托邦，让人觉得在世界面前
如此渺小，回味时却又如此温暖。“风
雅”和“戏谑”这对矛盾的词语，就这样
被金承志融为一身。

《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到哪
里了》这首歌，第一次把金承志和他的
彩虹室内合唱团带进了公众视野，也是
他第一次在商业演出中加入幽默、诙谐
的元素。

在传统的概念里，合唱是一种高雅
的艺术，而金承志用了年轻人更为接受
的方式诠释合唱。“在我看来，合唱原本
就是一个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它做出不
同形式的音乐。我觉得经典音乐就是当
下的流行音乐，因为每一首作品在流行
的时候都是有其价值所在的。”当然，这

种对传统艺术的突破也迎来了不少负
面的声音。有人直斥这种“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与合唱本来的面貌不搭，是
在“恶搞高雅音乐”。对此，金承志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回答，任何人、任何艺术
团队都会有正面和负面的评价，这是正
常的。接着他以《诗经》作比。“《诗经》中
的风雅颂就是跟劳动人民紧密结合的，
我们现在朗朗上口可以背诵的就来自

《国风》，你说诗经高雅，还是合唱高雅？
不要被空洞的定义玩弄了。”

尽管很多人是通过诙谐的神曲认
识了金承志和他的彩虹合唱团，但这并
不影响金承志要做严肃音乐的想法。

“时下我们生活的压力都很大，大家能
在看到我们幽默的作品时会心一笑，这
也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有更多的人关注
到我们其他的作品，也是我对合唱这件
事情上很大的满足。虽然很多人喜欢我
搞笑的一面，但我不会因此加重作品中
幽默的比例，我不会为了迎合别人的口
味而刻意改变自己团的风格。”

在金承志的音乐中，幽默感只占一
小部分，绝大多数是严肃的作品，比如

《泽雅集》。金承志坦承，之所以要写这
些充满戏谑感的神曲，目的就是拉近普
通民众与合唱音乐之间的距离，让大家
对合唱感兴趣。

“如果100个人里有一个人因为听了
《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到哪里
了》，转而去听《泽雅集》，我就成功了。”

虽说金承志创作神曲是为了让普
通大众更好地了解合唱，但还是很难想
象，《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到哪
里了》和《泽雅集》《白马村游记》出自同
一个作者之手。在网上，就有网友评论

“这绝对是两个人写的，一个很逗，一个
深沉”。

面对大家的评论，金承志说：“人是
一个多面体，我只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
展现什么样的性格。”

1987年出生于温州鹿城的金承志从
小接受音乐教育，他三岁开始学电子琴
和钢琴，先后师从指挥家邹跃飞和作曲
家郑小冰，那时候只是乖乖地听从家人
的安排，但渐渐地他对音乐产生了兴
趣，还自学口琴、笛子。在小学三年级
时，他就一个人出国演出，“也没有什么
思念、害怕，特别豁得出去。”

在音乐上“豁得出去”的金承志，叛
逆期来得也很早，从五年级开始，他经
常半夜跑去网吧。母亲发现后对他说，
以后不会再干涉他，把人生支配权交给
他自己。于是，获得“自由”的金承志沉
迷于打游戏，就这样混过了初中和高
中，废弃了学业也丢掉了音乐。

谈及那时候的自己，金承志说，他
之所以想要放弃音乐道路，是因为对音
乐产生了“怀疑”，就在这个时候，邹跃
飞老师站了出来，不断鼓励金承志，并
推荐其去考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就这
样，2007年金承志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指
挥系，大二又从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
音乐学院完成了指挥系的剩余学业。

“在北京待的这段时间，让我看清
了很多事情。”金承志说道，当时他在四
环边租房，一到晚上，他就站在窗户边
上，看着四环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暗
暗沉思：“这群人塞着车，他们要去干吗
呢？我又要去干吗？”

一年多的时间里，金承志看着一个
建筑从无到有，另一个建筑从有到无，
这都带给他很多思考的空间。

也就在此时，金承志发生了蜕变，
身上“玩世不恭”的气息逐渐湮灭，代之

以越来越浓的“人文情怀”。从这个角度
来说，金承志既能创作《张士超你到底
把我家钥匙放到哪里了》这样的神曲，
又能写出《泽雅集》《白马村游记》这种
高雅的音乐，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白马村游记》这套完整作品中，
金承志克制住了时时想用戏谑调剂严
肃的冲动。仅仅在一处，“劝君更尽一杯
酒呀，我家腌鱼真的咸”，他用“咸”这个
最直接的体验取代了“西出阳关无故
人”的怆然。

这组作品，是金承志迄今为止，最
满意的作品。

《白马村游记》套曲共有七首曲目。
讲的是1924年，一个叫顾远山的青年北
上失利，他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文人，面
对新时代的冲击，他的内心有一种不安
定的感受，所以他决定要回家。途中路
过一个叫白马村的村庄。在白马村里，
顾远山感受到久违的平静和简单的快
乐，在大醉之后想起当年的恋人，生出
思念愁绪。在似梦非梦时问命运、问苍
天，最终在和村民的狂欢中与自己和
解，在这个过程中探寻自我价值。

“那个时候刚刚写完《落霞集》，写
完以后其实心情很低落，很想哭一哭，
回到家正值春暖花开，外头一片绿色，
就写了第一章‘榕树’。”金承志说，白马
村里一些具象的景物和画面，其实都是
他对温州童年生活的临摹。而白马村中
与世隔绝的自在和满足的感受，正是彩
虹带给他的。

“于是我开始构思了。落笔之前，想
当然地觉得应该要塑造一个人物，一个
不存在的人物，让他去完成这一趟旅
程，而不是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作品的主
要内容。好笑的是，当作品被演出以后，
无论是团员还是听众，都在里头找出许
多佐证，说顾远山就是你自己呀。”

《白马村游记》的主题叫“躲避胜
利”，值得一提的是，金承志的其他两部
作品《泽雅集》和《落霞集》的主题分别
是“躲避有趣”和“躲避热情”。

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金承志对世
俗定义下的东西保留着他的思考和坚
持。透过白马村，他想提醒同样身处巨
大时代洪流中的我们，忠于内心的同时
对生活保持警惕，不要被洪流所吞噬和
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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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大众讲坛上，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傅永聚进行了题为《生生不息是中华传统革新
思想的动力源》的讲座，他提出，国学的主流是
儒学，但长期以来，儒学一直被贴上了“保守”的
标签，从而湮没了其内在生生不息的革新精神。
造成儒学被污为“保守”的历史原因包括：对孔
子“述而不作”的误解；对“保守”与“守成”的混
淆；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二元对立思维
的严重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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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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